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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摇摇编写“世纪之光”丛书还是圆园世纪的事（员怨怨怨年），写这篇序
已是圆员世纪了。
圆园世纪发生了许多震撼历史的大事。可以举出发生过两次
世界大战，如此全球规模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造成

人类空前的浩劫。这笔账只能算在资本主义制度身上，已是铁铸

的事实了。可以举出从缘园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
为开端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新产业革命将极大地

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圆员世纪将展现出一
场真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还可以特别举出，员怨缘远年美国社会劳
动结构第一次出现“白领”超“蓝领”，此后“蓝领”工人比例越来

越少，到圆园世纪末已降至员园豫以下。这是一个被人忽视而其意
义实在重大而深远的事实，它表明体力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第一次

降至次要地位，从此脑力劳动者第一次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

生产的主力军，将成为人类更先进更美好的新社会的创造者。

这套丛书要讲的是另一件震撼历史的大事。员怨员苑年俄国十
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新纪元。如果说员怨世纪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那么圆园
世纪的社会主义则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十月革命的道路鼓舞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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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地奋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高

潮接着一个高潮。然而，到了圆园世纪末，苏东剧变，一些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苏联的崩溃，连共产主义的敌人也为之瞠目结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要经过许多挫折、磨难，这是社会发展

的规律。资产阶级当年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也经历过数以十计的成

功与复辟的曲折。共产主义运动有高潮，也有低潮，这也合乎规

律，过去有过高潮，现在又跌入巨大的低潮。问题是在低潮面前，

共产党人怎么办？有人叛变了，有人落荒了，历史总是嘲弄着那些

在高潮中混入运动的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将

“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重新战斗”。重要的是

如何战斗？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好两件事：（员）重新组织队伍，
凝聚革命力量；（圆）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没有革命的动力；一个全局的深刻的运动失败，一定是理论

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凝聚真正的革

命力量，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走出低潮。因此，理论创新是首

要大事，也是至关紧迫的大事。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第一，“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创

新，决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真理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并把它与当代世界的实际结合起

来，创造适合新世纪的新理论来。抛弃真理还能创什么新呢？

第二，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不敢扬弃那些经历史检验已

经证明是不正确或过时的观点和论断，创新从何而来？如果像教

条主义那样，把老祖宗的话神化为句句是真理，当做不可逾越的雷

池，自己不敢跨过去，也不让人超越，那就从根本上窒息了马克思

主义的生命力。这不仅不可能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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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断送马克思主义。

第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理论创新不能从概

念出发，更不能囿于传统的条条。惟一正确之路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从事实出发。员园园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是最根本的事实，
正确总结它是理论创新最好的源泉。要敢于正视共产党人用血、

汗、泪换来的失败，引出教训方能化为新的正确的起点。要全面地

掌握客观事实，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抓一两个事实为己所用。在这

个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

及彼”。这里，邓小平同志提出分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十

分重要的方法。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看清历史的总趋势，指

出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像站在足够的高度才能看到长江之水浩荡

东流，如果随便站在长江岸边，站在长江某一段，那么就可能得出

长江向南，或向北，甚至向西流的荒谬结论来了。

第四，要放到员园园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
总结，来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孤立的在真空中的运动，而

是始终并永远与人类社会发展休戚与共地融会在一起。这就是我

在前面谈到的圆园世纪还有许多震撼历史的事实。其中新的科学
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是脑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格外值得重视。不联系这些划时代的变革一起来研究，就共产主

义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准确深刻。

从员缘园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之日，人类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
的丧钟，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时代。大体上

说，第一个缘园年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共运形成阶段，资本主义
陷入重重危机，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斗争中前进，逐渐形成声

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第二个缘园年是革命与战争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的战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侵略

与反侵略的战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等层出不穷。战

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个阶段，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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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下不断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

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辉煌一时。辉煌的时候经验很重要，是珍

贵的财富，但“福兮祸所倚”，也决不是没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

第三个缘园年，人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阶段。在这
个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失败了，痛定思痛，总结教

训就是财富，但也决不是没有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上升为新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成功例证。

第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理论创新当然主要地要靠以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问题是党中央的理论从哪里

来？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中央领导脑子里固有的？当然都不

是。除了来自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外，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尊

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全党的智慧”；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

民族进步的灵魂”，一再号召大家创新，提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

和理论创新”三大历史性任务。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认真实行。

须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也必然是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如果每个共产党人不以天

下为己任，把国家民族兴亡，把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的历史使命

担当起来，不贡献自己一份智慧和创造性，那么党中央如何“集全

党的智慧”呢？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呢？邓小平同志

说得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

我们的事业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

于创新的闯将。”因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首要的责任就是遵

循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发现、支持和组织那些勇于思考、勇

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真心实意、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进行理

论创新，否则就是失职。不敢面对理论创新的挑战，错失理论创新

的机遇，必将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重大损失。

毋庸赘言，要理论创新是不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更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不下“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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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空”的功夫是不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是十分重

大的课题。重大的课题往往总是敏感的课题，因为它必然触动各

种人们的神经。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所以敏感，主要表现在右

的和“左”的干扰。自称“自由派”的学者，往往借理论创新为名，

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

论来代替在圆员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马克
思主义。而一些自封的“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视理论创新为

大逆不道。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理论创新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

干扰，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警惕右，主要防‘左’。”

许明同志是一位勇于思考和创新的青年学者。我们原本不认

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倾听了他的发言。他对共产主

义价值理想的真诚追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写

作或主编丛书，我都非常乐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曾为他写

了一首诗：

摇摇男儿不言愁，
摇摇忧民情未休；
摇摇但求报国事，
摇摇布衣亦风流。

现在，他主编的“世纪之光”丛书即将出版，约我写序，我有权

利拒绝吗？抚今追昔，写了如上一些话，是为序。

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我坚信播下真理的种子，总是

要发芽、开花、结果的。

刘摇摇吉
圆园园圆年员月愿日于和平里五乐斋



员摇摇摇摇

自序：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

摇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对话集，是一篇思想性、学术性的主题
对话。在这一系列的对话中，数十名专家学者站在探讨人类社会

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冷静观察世界大势，努力把握时

代脉搏，围绕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密切相关的若干前沿理论问题，

进行着思想和灵魂的交流。

既然是关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对话，就应当到

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中去

发掘学术敏感点，追踪学术界的热点前沿问题。不过，热点很难保

证是最热点，前沿也不可能是最前沿。否则，跟着最红火的热点和

前沿跑，费老大的劲去编辑一些十万火急的稿子，等印出来却早成

了过眼云烟。于是，我们提出了“后热点”和“次前沿”的概念。也

就是说，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经过电视、报纸和其他时效性更强的

周刊、半月刊或月刊等媒体广泛关注之后，积淀下来的比较有普遍

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一些爆热爆冷的信

息快餐，被我们及时过滤掉了。

当然，仅有这样一种认识是不够的，能不能成功地确定研讨主

题，还需要学术思想的敏感性、深刻性和预见性。有的问题貌似有

很多人在关注，在讨论，热闹非凡，其实是个老问题或伪命题，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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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认真研究，要么无从谈起，要么谈来谈去也没什么意义；有的

问题一时看不出它的价值所在，或者似乎已被媒体炒烂了，可实际

上只是冰山一角，小荷初露；有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被学术界或舆

论界认定为“死狗”，好像没有打它的价值了，可从另一个角度看，

它也许正是一块值得雕琢的璞玉。特别是一些动态性的问题，经

过分析之后可能成为趋势性的问题，再经过一定的研究，它们或许

就成了颇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主题对话一般是在两人间进行，也有几篇是三人、四人或多人

对话。参加对话的有年逾古稀的老专家，也有锋头正健的中年学

者和圆园出头的年轻人；有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同行专家，也
有其他专业领域学有所长的志趣相投者。总之，对话的形式比较

灵活，内容是对某一主题所要涉及的相关问题、主要观点、研究现

状进行概述。但这种概述决不是一个内容提要或导读，它不求面

面俱到，更不想四平八稳，而是详处事无巨细，略处一笔带过，深邃

处探赜索隐，浅显处一通大白话。诙谐，调侃，鞭辟入里；严肃，认

真，轻松的行文承载着思想的凝重。因此，对话并不仅仅是一个概

述，同时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处处闪烁思想火花的文论。或者

说，与其当它是主题的概述，毋宁把它看做是主题的引子。

对话是学术性的，但不是学究性的。它不以考据取胜，而以

观点引人。每一篇对话都没有注释，有些观点提出来之后并没有

充分论证，还有的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结论。这一点颇有些像近

年来挺时髦的交互式网上论坛，要求信息的提供者和索取者共同

参与，共同把论题引向深入。我们的主题对话也是这样，作为一个

引子，它针对所要讨论的主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分析了一些走势，

探讨了一些研究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是启发读者的思路，希望读者

从各个方面思考这个主题，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使我们的研究走

向深入。可以说，员远篇对话都没有定论，都只是一家之言。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对话者可以口若悬河，信口胡诌。毕竟，对话的主题



猿摇摇摇摇

是重大的，不需要学院式的逻辑思辨，但必须反映现实世界的深刻

矛盾；对话的参与者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他们不搞文牍主义，不求

理论系统，但必须时时处处反映出真知与灼见。

记得当初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时，我们从员怨怨远年
第圆期起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一个多世纪
以前，恩格斯十分自豪地宣称：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

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剩下的问题乃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

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事实上，圆园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
发展，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有很多地方的确违背了科学的精

神。我想科学应当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科学应当是不断创新

的，而不是抱残守缺的；科学应当是探讨的，而不是“钦定”的；科

学应当是从事实出发的，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

“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我们重新提出这句口号，一

方面是针对现实中还存在不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的地方，另一方

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

去研究。从事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巫师那样呼风唤雨，也不能如

圣贤般先知先觉，它只能是无所畏惧地探索和小心翼翼地求证。

正如英国学者威廉·丹皮尔给他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

关系》一书所写的序诗：

摇摇最初，人们尝试用魔咒
摇摇来使大地丰产，
摇摇来使家禽牲畜不受摧残，
摇摇来使幼小者降生时平平安安。

摇摇接着，他们又祈求反复无常的天神，
摇摇不要降下大火与洪水的灾难；
摇摇他们的烟火缭绕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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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在鲜血染红的祭坛上焚燃。

摇摇后来又有大胆的哲人和圣贤，
摇摇制订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案，
摇摇想用思维或神圣的书卷
摇摇来证明大自然应该如此这般。

摇摇但是大自然在微笑———史芬克斯式的笑脸。
摇摇注视着好景不常的哲人和圣贤，
摇摇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摇摇他们的方案就烟消云散。

摇摇接着就来了一批热心人，地位比较卑贱，
摇摇他们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方案，
摇摇满足于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摇摇只是观察、幻想和检验。

摇摇从此，在混沌一团中，
摇摇字谜画的碎片就渐次展现；
摇摇人们摸清了大自然的脾气，
摇摇服从大自然，又能控制大自然。

这种“观察、幻想和检验”的科学家精神，是不是也应当在我

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社会主义研究中提

倡呢？恩格斯说得好，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

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作为科学来研究的社会主义，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呢？由于

我们确定了结合资本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结合历史研究现实，结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